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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淑萍

看完越剧《女班》，用一个词概括感受
就是：清爽。无论是舞台呈现、演员表演
还是剧情推进，都清晰、顺畅。略觉突兀
处也有，但瑕不掩瑜。

先说角儿。暌违十年回归舞台，张宇峰
对于陆派戏迷来说是“众望所归”。陆派，
唱腔清丽婉约、吐字干净利落，在越剧小
生里辨识度极高，但惜其传人甚少。张宇
峰这十年来没有闲着，坚持吊嗓、练功。这次
《女班》里她饰演的女性角色，从受进步思想
影响的女学生，到女班学徒，再到独当一面
的班主，跨度很大，和传统生角的路子完全
不同。张宇峰台风依旧稳当大气，唱腔格外
熨帖。她的陆派演唱底子扎实，还根据角色
声腔需要对部分唱腔做了调整。

配角着实让人惊艳。裘巧芳饰演老班
主金满堂，陈亚军饰演严师傅，这两人的
处理都硬朗利落、神形兼备，无矫揉造作
之气。饰演冬妹的陈梦薇让人眼前一亮，
她的王派韵味醇厚，老腔唱来干净质朴，
如莺声呖呖，清新悦耳。

群体练功的大场面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女孩们压腿、下腰、翻腾、抛枪，一招一式见
真功，待到歇息时，又一个个如抽去骨架般
瘫软下来，那种真实感，让整台戏的群像都
有了血肉。

再说此剧和历史的关系。在越剧诞生
120年的节点上回望，《女班》恰恰对准了剧
种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女子越剧的
创建。1923年，嵊州商人王金水创办了第一
个女子科班，全部由女演员组成，进入上海
演出时被当地报纸称为“髦儿小歌班”。王金
水的胞兄琴师王春荣、内侄女施银花（据相
关文献）以及女儿王桂芬都进入了这个班
社，女子越剧由此发端，四工调也在施银花
与王春荣的摸索中逐渐成形。

编剧以这段史实为底本，塑造了金满
堂、金凌云和严师傅三个核心角色——金满
堂对应王金水，严师傅的原型是主教习金荣
水，而金凌云则脱胎于史料中只有一句话记
载的“老板的女儿”王桂芬。戏里写透了女班
一路走来的艰难，曾被世俗视为“伤风败
俗”，闯上海滩却铩羽而归，当家花旦病逝、
金满堂入狱，一系列打击使戏班濒临解
散。最终金凌云带着姐妹们自立自强，硬
撑着走出绝境。这正是一种越剧史观的态
度：把柔美的越剧放回泥土、血泪和生存
挣扎里去看。这朵明艳的戏曲之花，当初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编剧的好处在于既能
潜心读史料，又化得开——王金水女儿仅十

余字的记载，被推演成一个读过 《新青
年》、站在新旧之交的女性；王金水也从女
班创建人的符号充实为一个血肉丰满的
人：他精于算计但始终秉持良善，有胆
识，失败后也会颓废沉沦；而关键时候他
仍是一个有担当的父亲。《女班》以史实为
骨，展开合理想象，切口虽小，气象却大。

《女班》让人想到越剧《舞台姐妹》。《舞
台姐妹》写一对姐妹在上海的灯红酒绿中不
同的人生选择，表现的是越剧艺人“怎样唱
戏、怎样做人”；《女班》则追溯剧种源头，
追问女子最初“怎样获得登台的权利”

“怎样唱出自己的声音”。前者侧重个体
人生道路的分野，后者强调共同命运的
建立。二者共同构成了越剧人书写自身
历史的两种路径。同样，姚剧的《鹦歌
姚》也是通过艺人命运写剧种历史。《鹦歌
姚》以断代史、剖面式的结构跨越数个时
代，展现百年荣辱，重在广度；《女班》则聚
焦女子越剧之滥觞，向深处开掘。虽然有
观众纠结于历史真实性，但“本质不
虚，其他不拘”本就是戏曲创作遵循的原
则。用剧种自己的语言，告诉观众这个剧
种是怎么过来的。这比任何外部视角的

“致敬”都更直接，也更有分量。
剧中大量运用“呤哦调”“四工合调”，这

些越剧早期的老腔老调，质朴而有韵味，它
们在剧情里完成一次“进化演示”。演员们嗓
音清亮通透，演唱这些老调的声腔宛如剡溪

清流，清醇而盈润。镜框式舞台布景可旋转
升降，嵌套的“镜中镜”结构让施家岙的田野
与上海滩十里洋场在方寸间流畅切换，简洁
而有视觉冲击力。灯光贴合人物情绪与场景
转换，多媒体投影赋予历史切片以逼真的质
感。群戏中人多而有序，毯子功、水袖、翻腾
等程式场面调度得法，既见戏曲写意之美，
又不失当下剧场应有的节奏感与视觉密度。

《女班》与当下某些浮华、杂糅的舞台
呈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戏曲为了追求
所谓的时尚、青春、新潮，把流行音乐、
舞蹈场面和多媒体奇观一并搬上舞台的，
也有把普通话唱词生硬套入方言剧的。舞
美越来越逼真，舞台越来越满，但是戏曲
的韵味正在消失。《女班》告诉观众，守正
创新不是口号，是能验证的。

当然，《女班》也有不足，首先是几处情
节转折突兀。戏班从上海铩羽而归，回到乡
村，凄惶度日；冬妹积劳成疾，病逝在“哭坟”
这场戏中；警察又抓走了金满堂，接二连三
的打击让整个戏班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就
在这时老族长突然现身，接冬妹回家，还伸
出援手。这个转折对观众来说是有安抚作用
的——绝境中的一线生机，心理上能接受。
但逻辑上经不起细想：族长是怎么在那么短
的时间里出现在余姚乡间的戏台下的？有评
论直接点出这是“平行时空”式的漏洞。而
且，族长是礼教族规的化身，即使爱戏、内里
已然接受，表面上也应该是矜严的。如何做

一些铺垫，应该是接下去要打磨的。四工调
的诞生同样有这个问题。戏里处理得像是金
凌云一拍脑袋、灵机一动就想出来了，干唱
两句就带过。可历史上四工调是施银花与琴
师王春荣在嘉兴演出时反复摸索、吸收京剧
西皮过门才逐渐成形的，是一个持续探索的
过程，不是某个瞬间的灵感闪现。

最让人不舍的是冬妹。这个角色身上有
一种执拗的美好，她对戏爱到骨子里，童养
媳出身的她，硬是靠着天赋和一股韧劲儿
在戏班里站住了脚。这样的形象如果走到
最后，和姐妹们并肩站在台上，把一出
《梁祝》唱成姐妹档最出彩的模样，那才是
女性自强自立最完整的弧线。可戏里偏偏
让她病逝了，是为了表现戏班“置之死地
而后生”吧。一个本可以走完全程的人物，
被中途掐断了成长线，多少有些可惜。

金凌云的人物塑造还有进一步完善的
空间。张宇峰在前半场对少女心理、女性处
境和姐妹情感的演绎较为细腻；后半场表现
人物担当时，则更多倚重于沉稳的唱腔与挺
拔的身段。金凌云接了班主之位，又常年扮
演生角，着装偏于中性，外表硬朗甚至带些
阳刚，那也是合情理的。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她的性别感受与女性经验就此退场，
表演仍需进一步把握其刚柔相济的精神底
色。若能保留并深化这一层内在体验，使
其在舞台上得到更充分的显现，金凌云的
成长便会更加完整，也更能呼应女子越剧
从女性生命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这一启示。

总而言之，《女班》的成功，在于角与戏
彼此成全。老腔老调有了新的生命，写意
与程式之美仍在，又能与当代观众相接。
若能继续打磨，使人物更饱满、戏更耐
品，自会赢得更长久的舞台生命。

角、史、戏：越剧《女班》的三个观察面

《女班》宁波演出现场。（王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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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知道鄞东“隐儒”、教育家杨霁
园先生的行状，是在鄞州区原作协主席
卢小东的微信公众号里。在他笔下，他
年近百岁的外婆能吟诗，还写得一手好
字——没有家学，那个年代的女子，显
然不能如此。卢小东的外婆杨贺孺，是
瞻岐杨氏杨霁园的二女儿。

去年，天一阁博物院举办了“臣心
如石——卢石臣的艺术人生”特展。卢
石臣亦是杨门学子，后与杨贺孺成婚，
成了老师杨霁园的女婿。他擅诗书印
画，是西泠印社社员，长期工作生活在
沪上，晚年归乡养老。

10 月 30 日，“笔补造化——杨霁园
师门学术文献展暨书法篆刻艺术展”在
宁波博物院启幕。鄞州印社社长史晓卿
在卢石臣的作品和画像下驻足流连。与
史晓卿交谈间，才知晓卢石臣是他的老
师：年轻时，史晓卿以书信往来的方
式，向在沪上的卢石臣请益，这样算
来，亦出自杨氏师门。

以师门之名，举办学术文献展暨书法
篆刻艺术展，在宁波很少见。观此展，笔者
从中真切感受到地方文脉是如何通过一
个私塾先生的乡间教学，历百余年而传承
的：在杨霁园 58 年的人生中，他设塾讲学
30 余年，及门弟子六百余人，擅诗文成才
艺者有十余人。而他的学生大都来自当时
鄞县、奉化、象山、镇海等地。

对于杨霁园的教育贡献，宁波大学
教授张如安有精到的评价：在清廷废科
举、兴学校之后，他仍以私塾的形式，
吸引宁波各地的学子前来求学，成为当
时的浙东民间私学的一代宗师。

杨霁园生于 1883 年，卒于 1940 年，他
生活的年代，无疑是动荡的。改朝换代，战
乱频仍，这或许是他隐居乡间的原因之
一。

年幼时，杨霁园聪颖过人：2 岁时就
能诵唐诗五言绝句。5 岁时，能诵《神童
诗》及《孝经》，并接触《诗》《书》《易》等儒
家经典。13 岁熟读《十三经》，乡里渐有神
童之誉。

年少时，他更成为“学霸”：15 岁，他
试县生童岁试，名列第一。20 岁，试县学，
名列第一，成为秀才。在成为秀才的第二
年 ，他参加浙江乡试考举人落榜 。1905
年，23 岁的杨霁园，获岁试一等第四，补
甲辰岁廪生。但就是在这一年，清廷废除
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这也断了杨霁园通
过科举入仕的道路。

当然，杨霁园最终选择在乡间授徒为
业，内在原因源于他所受的儒家义利观
的教育。正如周利川所撰 《四明近代人
物传——杨霁园》 一文中所言：“清亡后，
归隐养亲⋯⋯以经术文章，砥砺名教，事
亲至孝，躬践力行，乡里化之。”

在 学 生 朱 浩 的 回 忆 文 章 《杨 先 生
述》 中也这样写道：“光绪中叶，当局选
遣颖秀子弟游学海外，先生实与而辞。”
而回绝的原因就是“ （杨霁园） 耽道嗜
古，不苟慕时荣”。

在杨霁园 47 岁那年，他应邀去上海
张家花园李氏园设馆教学，这张家应是
大户人家，教书收入不菲。但只教了数

对受教的乡里子弟，杨霁园却是尽
心尽力，极尽师者之责，不但授人以知
识，更施以道德教化。他认为“师表论
学之地，千目群属，道义寄命”，而知识
分子，也就是他心目中的士，应该“以
修其德、存其仁、正其学为要”。

在这次展览中，有一张戴秀江所藏
的 《杨霁园先生课徒稿》 引人注目：文
稿上面有杨霁园密密麻麻的朱笔批注，
有的页面，其文字内容几乎要超过学生
朱芝篆写的作业字数，可见他授业之细
致到位。而杨霁园本身也是有名士风度
的，作为儒者，他的身体力行、道德文
章，自是感染、影响了他的后学们。

在卢小东的 《重访五慎山馆》 一文
中，我们看到他的太外公在瞻岐岐西村
的隐居生活：“在五慎堂读书，舞剑，写
作，到自家农田劳动。”有时，也与弟子
一起尽兴宴饮欢聚。杨霁园有一首诗

《叶生实甫、方生宗城果如望至，大喜，
夜纵饮而歌其事》，就描绘了一场乡间

“大酒”的真实场景：这场酒从晚餐吃到
夜宵，师生们谈古论今，用蓖麻当酒筹
行酒令；酒后，朱姓门生，还挥起杨家
祖传的大刀助兴⋯⋯而此时的杨霁园也
兴起“总是少年力有余，朝丝暮雪惊急
箭”的人生沧桑之感。

在 《杨 霁 园 年 谱》 中 ， 笔 者 也 发
现，杨霁园为数不多的长时间出游只有
两次。一次是 43 岁时的湖北、湖南、安
徽、江苏的一个月之游。另一次则是 46
岁时为期 50 天的京津之游。这两次出
游，均有四五位门生陪伴在侧。大家一
路上观景访友，互相唱和，这种师生同
行的游学经历，在今天来看，不可想
象。杨霁园沿途吟咏，留下 《吴楚游

让笔者深思的是，今人如何来定位
一代“隐儒”杨霁园先生？或者说，当
下，我们为什么要费心费力举办这样一
个展览，来纪念一位年代久远的乡间私
塾先生？

这让笔者想起了宁波一代大儒王应
麟所言的所谓“乡先生”：“有道德者教
于乡里，谓之乡先生。在乡而祠于学，
犹在国之祭于瞽宗也。”

王应麟把“乡先生”置于很高的地
位，他觉得“乡先生”对地方教育的作
用之大，应该是祭于县学或府学，如同
一个国家的先贤，应该入祭于太学一样。

而杨霁园确实是一位这样的“乡先
生”：他一生在乡里教学，并以文行为乡
人所尊重；他对宁波特别是鄞东、象山
等地的教育普及以及文化传承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而宁波教育史的肇始，也正
是从北宋庆历年间鄞县知县王安石，两
度致信延请“乡先生”杜醇出山，以

“教养鄞县子弟”。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晓兰教授，在对南

宋四明地区教育和学术进行系统研究后
也认为：“宋代特别是南宋，四明地区教育
的普及兴盛以及学术的繁荣发达，包括九
先生（庆历五先生、淳熙四先生）在内的大
批乡先生的作用最为重要。”

以古知今，我们今天以学术文献展
暨书法篆刻艺术展，致敬宁波近代的

“乡先生”杨霁园，也找到了社会教化与
文化传承上的深层意义。

月，他就辞教职返家，宁愿在离家不远
的东钱湖史家湾开设“舣斋”，教授乡里
特别是东钱湖子弟达 8 年之久。

即使在 56 岁之时，他仍有出外高就
的机会：当时他的朋友和弟子，劝他离
开家乡去重庆任职，并言川资即可汇
到，但他还是以母亲老迈而坚辞⋯⋯

或许，我们当代人很难理解他这样
的人生选择，但杨霁园对此安之若素，
他淡泊名利，更安于清贫。

为老母建新房，一直是杨霁园的心
愿。因为教书这行并不能让人暴富，直
到 53 岁那年，他才建起“五慎山馆”，
这山馆其实也只是“矮屋五楹”。但这里
的取名，却寓意着他的人生准则。“慎
独、慎思、慎言、慎行、慎终”，这“五
慎”，杨霁园一生是奉行不移的。建房理
想因家境贫寒迟迟未能实现，杨霁园也
曾写诗自嘲：“吾欲别经营，兴到每空
说。妻妾笑狂诞，邻里讥迂腐。贫士心
难展，亦自悔失言。”

稿》《幽燕游稿》 等两部诗文集。
对杨霁园来说，他一生传授或研究

的是经史等旧学。在新文化运动狂飙突
进、旧式私塾改为新式学堂的时代剧变
之际，他的学术研究、为文或者说教育
方式，显得“悖时”。这是一个从小受儒
家教育书生的人生与时代局限，不可避
免。但如今，我们从百年的历史之河，
再来回望杨霁园一生的经历与贡献，却
蓦然发觉：正因为他当时的“守旧”，所
以为宁波或者说鄞东一地，留下了经
史、古文、诗歌、金石等传统文化的学
术火种。而他的一些诗文集和文章，如
张如安先生所言，“多写鄞东山海风物，
乡邦人事”，“皆以证古今之变”为职
志，甚有功于地方文史。

在“守旧”的同时，杨霁园却不刻
板、不僵化。他允许女儿与男弟子一同
受学，认为学识比嫁妆重要。这在当时
的浙东乡村，非常难得。

杨霁园无疑是传统文化的守灯者和
传灯者，而杨氏师门之下，也的确出现了
许多传统文化在当代宁波的传承接力者。

像桑文磁，杨霁园的长女婿，也是
他的学生，主编 《宁波耆旧诗》，与夫人
杨哿孺合著 《描写性辞语类编》；郑学
溥，幼时入学东钱湖“舣斋”，后执教于
宁波师范学院 （今宁波大学）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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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宁波市书协副主席、宁波诗社副社
长；何以聪，少年求学于杨门，得启蒙
后入学无锡国专，毕业于上海大夏大
学，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成为中国语
文教育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
的成就，在此次展览上都得到了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杨门的学子中，一
些人投身医界，悬壶行医、济世救人。
像郑安国，20 岁入杨门，历年与杨霁园
书信来往最多，曾任象山县中医药学会
会长、象山县中医医院名誉院长，成为
一代名医。特殊时期，他冒险保存了许
多杨霁园的手稿，至 103 岁高龄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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